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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一家要出去旅游，儿媳妇把宠
物狗贝贝送到郝婆家，让郝婆帮忙照看
几天。儿媳妇似乎有些不放心，给郝婆
交代得很细，儿媳妇交代一件，郝婆就

“嗯”一声，表示记住了。
儿媳妇：“妈！贝贝每天都要吃几片

猪肝。猪肝不能煮老了，七分熟。”
郝婆：“嗯。”
儿媳妇：“妈！贝贝每天下午都要出

去玩两个小时，没带它出去就烦躁得
很。”

郝婆：“嗯。”
儿媳妇：“妈！隔一天给贝贝洗一次

澡，要跟婴儿洗澡的水温一样。”
郝婆：“嗯。”
儿媳妇：“妈！出去耍，千万不能让

贝贝离开您的视线。”
郝婆：“嗯。”
儿媳妇一件件交代，郝婆这才知道

贝贝平常的日子是咋过的。但郝婆一点
也不觉得烦，把儿媳妇交代的话都记得
清清楚楚。

“幺儿乖！去跟奶奶玩，妈妈走了，
要听奶奶的话。”儿媳妇把贝贝送到郝婆
怀里，就走了。

郝婆把贝贝照顾得很好，她怕万一
有个啥闪失，不好给儿媳妇交代。第三
天，贝贝就跟郝婆混得很熟了，看着贝贝
像一团雪白的大绒球在地上滚来滚去，
郝婆挺开心，眉开眼笑的。

给贝贝洗澡的时候贝贝很乖，它不
乱动，安静地泡在适度的温水里，仍由郝
婆轻柔地给它揉搓，很享受的样子。轻
轻揉搓着贝贝的身体，郝婆在记忆深处

想起给儿子小时候洗澡的情形，那感觉
就是这样的。

贝贝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它扭头
看着郝婆的时候，那眼睛里充满了柔情。

用电吹风吹干贝贝身上的毛，贝
贝又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大绒球。郝婆
把贝贝抱在怀里坐在沙发上玩，像抱
着一个乖巧的孩子。郝婆用手抚摸贝
贝的身体、用目光跟它交流。贝贝看
样子很喜欢郝婆温暖的怀抱，乖乖蜷
缩在郝婆臂弯里，温顺得像一只猫。
后来，郝婆跟贝贝说起了话，你一言我
一语的。

郝婆：“贝贝！喜欢这个家不？”
贝贝：“喜欢。很喜欢。”
郝婆：“喜欢就不回去了，在这里跟

奶奶一起过。”
贝贝：“好！我不回去了，跟奶奶

过。”
郝婆：“贝贝！你真的不回去了？”
贝贝：“奶奶！我真的不回去了，天

天跟您一起玩。”
郝婆轻轻抚摸着贝贝的身体，笑

了。其实她根本听不懂贝贝在说什么，
贝贝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贝贝嘴里发
出的是“呜呜”的声音，但郝婆觉得贝贝
好像懂得她的话，它也就是那样说的。

一个星期后，儿子一家旅游回来
了。儿媳妇来接贝贝，她把贝贝抱起来
搂在怀里的时候，贝贝嘴里不停发出“呜
呜”的声音。看着贝贝在儿媳妇怀里不
停扭动身体，那“呜呜”的声音在郝婆心
里变成了下面的话——

“奶奶！我不回去。”

“奶奶！我要跟您玩。”
“奶奶！抱我。”
儿媳妇抱着贝贝出去了，郝婆听见

贝贝一直在“呜呜”地叫，直到儿媳妇进
了电梯才听不见了。

那一刻，郝婆的眼眶突然湿了。
此后几天，郝婆脑子里时不时就浮

现出贝贝的影子，那个可爱的雪白大绒
球在她面前快乐地滚来滚去。这天上
午，郝婆正独自坐在沙发上发呆，突然听
见一阵“嚓嚓嚓”的挠门声，“是啥呢？”郝
婆心里嘀咕一声，去打开门，吃惊地发现
是贝贝。

“贝贝！”郝婆心里一喜。
贝贝一闪身就进来了，嘴里“呜呜”

叫着，摇尾绕着郝婆的两条腿撒欢。郝
婆弯腰把贝贝抱起来，说：“贝贝！咋又
来了？”

贝贝嘴里“呜呜”一声，郝婆知道它
说的是：“奶奶！我想您了。”

郝婆的眼眶又湿了。
贝贝又每天像一团雪白的大绒球在

郝婆面前滚来滚去。郝婆几次想给儿媳
妇打电话，看看可爱乖巧的贝贝，想想还
是没有打。这天下午两点过，郝婆带着
贝贝去外面玩，无意中在小区外一根路
灯杆上发现了一则寻狗启事，上面有贝
贝的照片、儿媳妇的电话号码。看样子
儿媳妇很着急，启事上专门说了一句：

“发现送还者必有重谢！”
郝婆抱着贝贝在那根路灯杆前呆呆

站了很久，像定住了一样。而贝贝不知
道这些，它像一个乖孩子一样一直安静
地躺在郝婆的臂弯里。

吴芳走进财务室，拿出报名表。财
务出纳面无表情地问：支付宝还是现金？

吴芳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涨红着
脸打开手机，似乎支付宝里的余额不够，
还得从微信转一部分过去。突然灵光一
现，把微信的钱转到银行卡，再从银行卡
转到支付宝不就可以了吗？想到这里，
她脸上的潮红又悄悄地消退了。

小宁冲进来对吴芳说：“妈，钱交好
了吗？画室还可以加课，平时的课结束
之后，还可以再另外学的，但是需要另外
加钱。”他越说越轻，头慢慢地低下去，但
又下定决心似的，昂起头，脸上满是期
待。

吴芳本来想说，只要自己肯学，不一
定需要老师教。

她想到自己已经几年没有买羽绒
衣，穿着的那件款式过时不说，经过岁月
的洗礼，保暖性已经很差。她体质弱，很
怕冷。本想今年添置一件，就是那种过
膝盖的长羽绒衣，价格得好几千元。

算了，孩子学画要紧，老师们都说孩
子有天赋，很有希望考上美院。大衣算什
么，旧羽绒衣里面再加件毛衫一样保暖。

小宁看见妈妈不动声色地又付了一笔
钱，语气中全是喜悦：“妈妈，我会努力的。”

吴芳点了点头，自己放弃的那件大
衣，能为儿子换来一个好前程，很值。

走到外面，起风了。虽然气象学上
说还没有入冬，但是早晚温差很大，吹来
的风让她的关节有了些疼痛。她赶紧把
手插进口袋。

小宁很争气，果然考上了美院。但
是美院的学费比普通的大学要贵不少，
小宁说，画室让他可以在暑假里去做助
教，会发工资的。他说话时鼻翼一闪一
闪，鼻尖上还有细细的汗珠。吴芳爱惜
地拍拍儿子的背。

小宁说：“妈，我一定给你买件羽绒
大衣。”

吴芳没说话，但是有一股暖流在全
身漫延开来。

临近开学，画室的助教工作也结束
了。小宁算了算，应该能有几千元的工
资。他哼着小曲，在家里的客厅走来走
去。

小宁已经长到一米八的高个，客厅
与房间之间的那扇门上，装有一个练习
形体向上的单杠，那是初中时他练习用
的。现在他每次进出都不得不低下头。
吴芳也奇怪，他是怎么做到的，居然一次
也没有碰到过。

“妈，老师怎么还不给我发工资，我
都等得着急了。”

“你着急啥，老师怎么可能一直想着
你那钱。就是老师不给钱，也是给你提

供了实践的机会。”
小宁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房子显得

更拥挤了。
我问老师有没有工钱的，老师说有

的。微信已转我了。但是太少了，他难
道当我是学生实习的吗？我可是美院的
学生。老师给的钱，只能够让我每天点
点外卖。小宁声音越说越响，走来走去
的脚步更快。

吴芳告诫小宁，不要在意钱，就当是
给老师帮忙。

第二天，吴芳回到家里，看到沙发上
放着一只大袋子，她好奇地打开，居然是
一件枣红色的长款羽绒衣，她忍不住试
穿了一下，过膝、连帽、锁口袖，就是她想
要的那件。她急忙去问丈夫，丈夫笑着
说，是小宁买给你的。

小宁哪来的钱？
“我跟老师说了，每天上这么多的课，

必须把钱补给我。他真的就补给我了。”
吴芳的心一沉，厉声喝道：“你不能

这样，给老师帮忙怎么了？还计较上
了？快把钱退回去。”

小宁倔强地昂着头，有点骄傲还有
点激动：“老师说了，我的能力值得这些
钱。他还欢迎我一直去兼职呢。”

吴芳怔了怔，脱下衣服，发现这枣红
色居然比大红色还要鲜艳得浓烈一些。

枣红色的羽绒衣枣红色的羽绒衣
□ 施群妹

寒风如刀，割着林城的
街巷。陈老的修鞋摊在街
角，像在寒风中瑟缩的旧
叶。他呵着气，手已冻僵，正
犹豫要不要收摊，一个年轻
人匆匆跑来。

“大爷，能加急修下这鞋
吗？我有个超级重要的面
试，刚发现鞋跟掉了。”年轻
人眼神焦急，额上竟沁着汗
珠。陈老瞅了眼裂了跟的皮
鞋，又看看年轻人，二话没
说，重新打开工具箱：“行，小
伙子，别急。”

风呼啸着，陈老眯着眼，
穿针引线，手哆嗦得厉害。
年轻人在旁跺脚取暖，时不
时满怀歉意地说：“大爷，真
是麻烦您了，这天寒地冻
的。”陈老咧嘴笑，露出残缺
不全的牙：“不碍事，你们年
轻人打拼不容易。”

说话间，鞋跟勉强钉上，
陈老却皱了眉，这钉得太糙，
撑不过面试就得再坏。他摆
摆手，让年轻人把鞋脱了，又
翻出几块厚皮子，重新修剪、
黏合、缝线，像在雕琢一件稀
世珍宝。年轻人见状，眼眶
泛红，欲言又止。

终于，一双扎实的鞋递
到年轻人手中，陈老拍拍灰：

“去吧，小伙子，祝你面试顺
利。”年轻人接过鞋，匆忙掏
钱，陈老却按住他的手：“不
要钱，快赶时间。”年轻人愣
了愣，接着深深鞠躬，转身飞
奔而去。

几天后，陈老快忘了这
事。中午时分，阳光难得露
脸，暖了些许。年轻人却带
着几个同事出现，还拉着个
大箱子。

“大爷，多亏您那天帮
忙，我面试过了！这是我们
公司团建剩下的物资，都挺
实用的，想给您送来。”年轻
人笑得灿烂，同事们也纷纷
附和，七手八脚打开箱子，里
面是厚棉被、暖手宝、崭新的
棉鞋，还有不少速食食品。

陈老慌了神，忙摆手：
“这哪行，我就顺手的事，不
能收这么多。”年轻人上前握
住他的手，真诚地说道：“大
爷，您知道吗？那天那么冷，
我心都快凉了，是您的热心
让我暖和过来，有了底气。
这不算啥，您一定得收下。”

阳光洒在众人身上，泛
起金色光晕。陈老望着满箱
东西，又看看这些朝气的面
庞，眼角湿润了。此后，陈老
修鞋摊的故事在邻里间传
开，每到寒冬，总有匿名者送
来热饮、手套，小小的角落，
被冬日暖阳长久地眷顾着，
暖意在林城的风中不断泛
动、蔓延。

一条叫贝贝的狗一条叫贝贝的狗
□ 刘平 冬日暖阳冬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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